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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
說
最
美
麗
的
人
，
是
能
夠

專
注
於
生
活
，
投
誠
於
工
作
的

人
，
不
論
性
別
、
年
齡
、
背

景
。
這
些
可
人
兒
包
括
工
匠
、

裝
修
工
人
、
特
殊
教
育
教
師
、

研
究
數
式
者
或
收
賣
爛
銅
爛
鐵
，
磨

較
剪
鏟
刀⋯

⋯

。

有
一
個
可
人
兒
朋
友
，
非
常
專
注

茶
道
。
她
有
經
歷
，
故
事
曲
折
。
她

不
知
道
父
母
是
誰
，
只
知
道
小
時
多

病
，
寄
住
別
人
家
裡
，
後
來
她
患
了

肺
癆
，
被
遺
棄
於
醫
院
，
半
邊
肺
做

了
手
術
。
這
類
生
存
者
生
活
本
能
很

強
，
別
人
做
不
到
的
事
她
一
一
做

了
，
且
不
動
聲
色
。
好
像
她
後
來
離

開
台
灣
到
了
美
國
，
便
是
因
為
在
台

北
一
所
飯
店
工
作
，
認
識
了
個
美
國

客
，
跟
他
動
了
愛
情
，
嫁
到
紐
約
。

她
跟
紐
約
的
文
化
浪
人
結
識
交

流
，
常
常
鼓
勵
和
支
持
他
們
的
生
活

方
式
與
創
作
。
凡
事
善
感
、
觀
察
敏

銳
的
她
，
不
會
因
為
未
有
接
受
高
程
度
教
育
而

鬱
結
了
精
神
，
反
倒
培
植
了
對
生
活
素
質
的
要

求
與
掌
握
。
她
後
來
再
婚
，
跟
香
港
人
丈
夫
來

港
定
居
，
但
生
活
不
見
得
容
易
。
有
次
我
探
望

她
，
兩
個
少
年
兒
子
正
在
閣
樓
睡
覺
，
她
坐
在

窗
邊
，
請
我
用
茶
。
她
住
在
鬧
市
，
甫
開
窗
戶

便
得
迎
接
噪
音
和
塵
埃
，
於
是
她
用
竹
簾
跟

﹁
塵
世
﹂
隔
㠥
，
還
放
上
一
盤
竹
林
，
製
造
她
經

常
泡
茶
的
地
方
。

她
的
茶
具
十
分
雅
致
，
泡
茶
前
先
默
想
靜
坐

三
數
分
鐘
，
然
後
非
常
專
注
地
展
開
一
輪
、
二

輪
、
三
輪
的
泡
茶
程
序
，
繼
而
奉
茶
。
我
看
㠥

她
十
分
專
注
的
動
作
，
即
時
把
一
切
疑
慮
掃

清
。
原
先
是
因
為
聞
說
她
的
丈
夫
辭
退
了
工

作
，
憂
心
她
的
生
活
狀
況
，
但
品
了
一
口
她
奉

上
的
茶
，
便
知
道
她
有
上
好
的
、
堅
固
的
支

柱
，
出
自
她
變
動
不
驚
的
內
心
。
泡
茶
的
儀
式

在
進
行
的
時
候
，
可
人
兒
的
臉
發
㠥
亮
光
，
茶

道
把
她
提
升
了
，
毋
庸
別
人
的
猜
度
和
打
擾
。

百
家
廊

袁
　
星

泡茶的可人兒
文潔華

翠袖
乾坤

何
謂in

die-topia

？In
die

也
者
，
意
思
是

﹁
獨
立
﹂
或
﹁
自
主
﹂，topia

，
意
思
本
來
是

﹁
地
方
﹂，
加
上
了u

，
就
變
成
了
英
國
十
六
世

紀
作
家
湯
瑪
士
摩
爾
︵T

hom
as
M
ore

︶
筆
下

的
︽
烏
托
邦
︾︵U

topia

︶，
那
是
一
個
﹁
理
想

國
﹂，
一
個
﹁
不
存
在
於
任
何
地
方
﹂
的
地
方
。U

這
個
字
母
，
在
希
臘
文
表
示
了
﹁
否
定
﹂
之
意
，
英

國
十
九
世
紀
小
說
家
巴
特
勒
︵Sam

uel
B
utler

︶
有

一
本
小
說
，
名
為E

rew
hon

，
那
是
將now
here

倒
過

來
寫
，
同
樣
意
指
﹁
不
存
在
的
地
方
﹂。
那
麼
，

indie-topia

存
在
嗎
？

﹁
烏
托
邦
﹂
是
虛
構
的
，
爾
後
還
陸
續
出
現
不
同

的
﹁
托
邦
﹂
或
﹁
拓
邦
﹂
，
諸
如
﹁
反
烏
托
邦
﹂

︵anti-utopia

︶、
﹁
敵
托
邦
﹂︵dys-topia

︶、
﹁
坎
坷

托
邦
﹂︵cacotopia
/
kakotopia

︶、
﹁
異
托
邦
﹂

︵hetero-topia

︶、
﹁
安
托
邦
﹂︵en-topia

︶、
﹁
伊
托

邦
﹂︵e-topia

︶⋯
⋯

反
正
在topia

之
前
加
上
一
個
有

音
或
有
義
的
前
綴
就
成
了
。

這
些
加
上
前
綴
的
﹁
托
邦
﹂
或
﹂﹁
拓
邦
﹂
日
新

月
異
，
形
成
為
了
永
續
的
﹁
烏
托
邦
譜
系
﹂，
其
實

都
指
向
一
個
疑
問
：
這
世
界
究
竟
有
沒
有
﹁
理
想

國
﹂
？
如
果
有
的
話
，
究
竟
是
虛
擬
的
、
假
﹁
托
﹂

的
、
還
是
實
在
的
、
有
待
墾
﹁
拓
﹂
的
？

問
題
的
核
心
大
概
不
在
於
存
不
存
在
，
只
在
於
相
信
或
不
相

信
，
是
的
，
一
切
﹁
托
邦
﹂
或
﹁
拓
邦
﹂
都
一
如
所
有
精
神
信

仰
，
﹁
信
則
有
、
不
信
則
無
﹂，
信
之
，
可
奉
之
為
心
神
之
寄

寓
之
所
，
不
信
的
話
，
則
不
必
管
它
存
在
與
否
了
；
比
如
有
一

個
只
存
在
於
虛
擬
網
絡
的
國
家
，
名
為
﹁
大
丘
本
﹂
︵U

n
i

T
opia

︶，uni

也
者
，
意
思
是
﹁
獨
一
無
二
﹂，
據
說
位
於
太
平

洋
西
北
角
，
在
日
本
的
東
部⋯

⋯

已
故
的
著
名
策
展
人
史
澤
曼
︵H

arald
Szeem

ann

︶
曾
兩
度

執
掌
﹁
威
尼
斯
雙
年
展
﹂︵
一
九
九
九
年
、
二
○
○
一
年
︶，
他

在
一
次
訪
談
中
有
此
說
法
：
﹁
如
果
下
一
個
展
覽
不
是
一
場
冒

險
，
它
對
我
便
不
重
要
，
我
會
拒
絕
去
做
。
﹂
在
他
看
來
，
冒

險
精
神
也
許
就
是
﹁
獨
立
﹂
或
﹁
自
主
﹂
的
大
前
提
。

﹁
獨
立
﹂
或
﹁
自
主
﹂，
意
味
㠥
一
個
人
或
一
些
人
，
置
身

於
大
機
構
、
大
企
業
之
外
，
可
又
不
免
要
游
走
其
間
，
並
沒
有

固
定
的
機
制
︵
及
其
資
源
︶
作
為
後
盾
，
﹁
獨
立
﹂
或
﹁
自
主
﹂

就
是
要D

IY
—
—

從
尋
找
機
會
、
尋
找
資
源
、
尋
找
人
脈
、
尋

找
拍
檔
、
尋
找
場
地
到
尋
找
金
錢
、
尋
找
人
才
等
等
，
都
只
能

靠
自
己
，
此
所
以
必
須
﹁
冒
險
﹂，
因
為
誰
都
不
可
能
為
他

︵
或
他
們
︶
承
諾
一
個
玫
瑰
園
，
那
麼
，
這
樣
的
人
總
有
一
種

特
別
的
氣
質
，
與
其
說
那
是
﹁
獨
立
﹂，
不
如
說
那
是
﹁
自

主
﹂。一

個
人
或
一
些
志
同
道
合
的
人
追
求
﹁
獨
立
﹂
或
﹁
自

主
﹂，
就
是
要
做
自
己
的
主
人
，
可
是
他
︵
或
他
們
︶
又
不
由

自
主
，
總
是
要
將
自
己
融
入
資
本
主
義
的
體
系—

—

這
樣
的
人

既
是
掌
控
自
己
意
願
的
工
作
者
，
同
時
也
是
不
得
不
聽
從
系
統

的
勞
動
者
；
既
是
自
己
的
主
人
，
也
是
體
系
裡
的
奴
僕
，
如
此

這
般
，
該
如
何
統
合
心
神
以
擺
脫
﹁
主
奴
一
體
化
﹂
的
悲
歌
？

奔向冒險新世界
葉　輝

琴台
客聚

生
命
中
有
過
三
次
火
車
站
和
女
友
依
依
告
別
，
然
後
一

生
中
不
斷
回
味
的
浪
漫
，
自
從
上
世
紀
七
十
年
代
電
動
火

車
以
至
高
速
電
鐵
盛
行
後
，
火
車
站
的
浪
漫
漸
次
在
全
世

界
褪
色
，
風
流
雲
逝
既
去
便
一
切
不
再
挽
回
了
。

在
下
之
三
戀
三
別
火
車
前
，
第
一
次
在
一
九
六
九
年
在

廣
東
師
大
讀
完
大
學
二
年
級
，
那
時
學
院
師
生
間
尚
有
點
溫

情
，
阿
杜
是
運
動
員
學
生
和
同
系
鄰
班
的
一
位
﹁
校
花
﹂
女
生

校
園
公
開
拍
拖
牽
手
，
已
成
風
頭
之
一
對
，
此
年
有
溫
情
的
大

學
書
記
球
場
邊
私
下
對
阿
杜
說
：
暑
假
了
，
今
年
為
何
不
見
你

要
申
請
赴
香
港
探
親
的
申
請
表
？
我
說
有
一
位
姓
鄧
的
同
學
也

要
申
請
，
而
我
們
系
只
有
五
個
赴
港
探
親
的
名
額
，
名
額
矜
貴

我
就
讓
期
給
她
去
吧
，
此
名
額
就
是
本
人
鄰
班
初
戀
女
生
，
阿

杜
知
她
有
一
叔
父
在
香
港
開
農
場
，
以
為
可
以
主
動
讓
位
︵
本

人
則
因
父
母
雙
亡
，
由
嫁
了
來
港
的
姊
姊
認
為
是
﹁
家
長
﹂，

於
是
有
私
底
下
讓
位
之
舉
。
︶

誰
料
後
來
姓
鄧
女
友
的
叔
父
不
能
視
為
﹁
家
長
﹂，
不
准
她

申
請
，
﹁
名
額
﹂
照
歸
本
人
所
有
，
於
是
寫
好
申
請
表
換
好
簡

單
港
幣
旅
費
，
一
九
九
六
九
年
十
一
月
的
一
天
早
晨
，
在
下
赴

港
而
行
，
先
到
廣
州
大
沙
頭
車
站
上
火
車
，
初
戀
女
友
很
大

膽
，
一
晚
前
就
在
我
家
告
別
送
行
，
第
二
朝
不
捨
依
依
，
送
我

上
第
三
列
火
車
，
在
一
縷
白
煙
和
三
聲
長
笛
中
二
人
在
車
前
輕

輕
一
抱
，
兩
人
都
淚
流
滿
面
，
在
嗚
嗚
聲
中
告
別
，
﹁
莫
留
後
約
將
人

誤
﹂，
兩
人
都
不
知
以
後
何
時
再
見
，
只
有
在
你
眼
望
我
眼
中
望
至
人
影
漸

杳
而
看
不
見
，
心
中
如
吃
了
塊
石
頭
般
耿
耿
而
別
，
此
一
之
景
今
後
一
生

都
未
忘
記
。

第
二
次
火
車
站
之
別
，
乃
一
九
七
一
年
本
人
已
航
海
在
日
本
公
司
尾
道

船
廠
修
船
，
一
日
洗
艙
小
休
，
船
員
放
假
自
由
活
動
，
阿
杜
穿
了
風
衣
信

步
上
尾
道
市
著
名
賞
櫻
的
﹁
千
光
寺
山
﹂
賞
花
閒
逛
，
見
一
株
繁
花
似
錦

之
八
重
櫻
密
麻
麻
，
花
下
最
多
幼
繩
繫
詩
句
互
飄
來
飄
去
，
見
一
女
孩
正

在
綁
一
張
中
國
字
詩
句
在
枝
上
，
八
卦
地
上
前
一
看
，
只
見
用
漢
字
不
正

斜
寫
㠥
﹁
但
願
人
長
久
，
千
里
共
蟬
娟⋯

⋯

﹂
即
用
日
語
問
小
姑
娘
﹁
你

懂
這
中
國
詩
意
思
嗎
？
﹂
她
搖
頭
又
點
頭
說
：
﹁
是
情
多
，
愛
亦
多
之
意

嗎
？
﹂
我
哈
哈
大
笑
，
帶
她
去
喝
咖
啡
聊
天
，
她
說
一
小
時
後
她
要
搭
火

車
返
大
阪
市
去
上
班
了
，
最
後
送
她
上
火
車
站
，
她
在
車
窗
中
伸
出
頭
來

叫
我
跳
高
親
吻
了
一
下
嘴
臉
，
然
後
三
聲
長
笛
加
一
縷
白
煙
二
人
閃
電
邂

逅
兩
小
時
成
為
最
快
消
失
的
一
對
閃
電
情
侶
，
此
一
火
車
站
之
別
時
常
在

夢
中
重
現
。

車
站
第
三
別
是
追
過
一
個
女
孩
子
是
本
人
工
作
之
工
廠
之
花
，
那
家
廠

有
宿
舍
給
女
工
居
住
，
是
晚
二
人
聽
粵
曲
後
送
她
上
沙
田
車
站
分
手
回
宿

舍
，
廠
花
依
依
不
捨
力
拉
本
人
上
車
說
：
﹁
今
晚
回
宿
舍
你
我
同
床
睡
沒

有
人
發
覺
的
。
﹂
我
說
不
行
，
如
若
穿
崩
工
友
同
事
等
會
笑
到
面
黃
了
，

於
是
你
手
執
我
手
，
直
至
開
車
才
捨
得
放
手
離
別
，
這
第
三
別
也
是
一
別

而
永
離
，
一
個
月
後
她
嫁
人
去
了
，
自
此
火
車
也
漸
在
香
港
消
失
，
進
入

上
世
紀
七
十
年
代
地
鐵
為
主
要
交
通
之
時
代
，
從
此
在
乘
港
鐵
之
時
總
是

火
眼
金
睛
四
處
瞄
，
但
迄
今
已
近
卅
年
一
次
也
再
沒
有
邂
逅
過
舊
時
人
，

個
人
人
生
也
隨
香
港
火
車
年
代
之
湮
沒
而
永
久
逝
去
了
。

三送三別逝者如斯
阿　杜

杜亦
有道

中
國
在
面
容
識
別
技
術
走
在
前
面
。
中
國
有
大
量
的
人

口
出
入
境
，
需
要
更
加
大
量
的
邊
防
警
察
人
手
，
也
增
加

了
旅
客
過
境
所
需
要
的
時
間
。
採
用
面
容
識
別
技
術
，
代

替
人
手
，
勢
在
必
行
。

這
種
技
術
的
特
點
，
就
是
利
用
人
的
面
部
寬
度
、
長

度
，
眼
眉
、
眼
框
、
顴
骨
、
鼻
子
、
嘴
唇
，
任
何
的
三
點
，
組

成
了
許
多
個
組
合
，
經
個
計
算
機
的
運
算
，
就
可
以
找
出
了
相

同
的
三
角
形
的
結
構
，
把
這
個
人
辨
認
出
來
。
現
在
世
界
上
有

七
十
億
人
，
沒
有
一
個
人
的
指
紋
是
相
同
的
，
同
樣
道
理
，
有

關
的
面
部
器
官
不
同
點
的
三
角
形
組
合
，
也
沒
有
相
同
的
。
首

先
，
有
關
部
門
收
錄
了
領
取
證
件
人
士
的
面
部
照
片
，
這
些
照

片
要
求
比
較
高
，
就
是
要
有
一
定
的
角
度
，
不
能
用
闊
角
鏡
進

行
拍
攝
，
影
響
了
面
部
器
官
三
角
形
的
準
確
度
。
前
一
個
階

段
，
香
港
居
民
領
取
回
鄉
證
，
因
為
照
片
不
合
格
，
必
須
重
新

拍
攝
，
就
是
基
於
這
個
原
因
。
如
果
照
片
拍
得
不
好
，
不
符
合

要
求
，
持
有
證
件
的
人
士
在
過
境
的
時
候
，
電
子
機
器
就
不
能

認
出
你
是
誰
，
不
放
你
過
境
。

中
國
的
面
容
辨
認
技
術
，
今
年
有
了
突
破
。
中
央
電
視
台
最
近
將
中
國
的

電
腦
技
術
，
在
日
流
量
為
一
千
萬
人
次
的
北
京
地
鐵
站
進
行
測
驗
，
能
夠
準

確
無
誤
地
在
乘
客
的
人
流
中
，
把
指
定
的
人
物
辨
認
出
來
。
無
論
這
個
人

︵
男
性
︶，
化
裝
為
女
性
，
或
者
化
裝
為
老
態
龍
鍾
的
老
人
家
，
一
樣
在
經
過

攝
錄
頭
的
時
候
，
立
即
被
辨
認
出
來
。
只
有
一
種
情
況
，
這
個
人
戴
上
了
鴨

舌
帽
、
口
罩
的
時
候
，
可
以
蒙
混
過
關
。
中
國
去
年
開
始
，
許
多
公
眾
的
地

方
已
經
安
裝
了
千
百
萬
個
高
清
閉
路
電
視
，
任
何
人
走
過
這
些
地
點
，
公
安

可
以
立
即
辨
認
出
被
通
緝
的
匪
徒
。
中
國
的
頭
號
通
緝
犯
周
克
華
，
涉
嫌
於

二
○
○
四
年
至
二
○
一
二
年
的
八
年
間
，
在
江
蘇
、
湖
南
及
重
慶
等
地
多
次

造
出
罪
案
，
射
傷
了
多
人
及
射
殺
了
十
人
，
稱
作
﹁
爆
頭
哥
﹂，
每
一
件
都

是
用
手
槍
射
爆
了
受
害
人
的
頭
顱
。
二
○
一
二
年
周
最
後
逃
到
重
慶
沙
坪
壩

區
，
被
面
容
辨
識
系
統
鎖
定
，
立
即
被
警
方
圍
捕
並
擊
斃
。

香
港
每
年
入
境
的
旅
客
達
到
了
四
千
多
萬
人
次
，
其
中
有
不
少
是
使
用
假

護
照
進
入
香
港
，
然
後
申
請
﹁
酷
刑
條
約
﹂
的
保
護
，
獲
得
行
街
紙
，
其
中

有
不
少
人
在
中
東
、
南
亞
參
加
了
暴
力
行
動
，
情
緒
偏
激
，
沒
有
國
家
予
收

容
，
就
用
假
護
照
偷
渡
進
入
香
港
，
有
的
人
還
加
入
了
香
港
的
南
亞
裔
黑
社

會
。
結
果
香
港
成
為
了
﹁
惡
人
第
一
收
容
港
﹂。
怎
樣
才
能
在
陸
路
口
岸
或

者
航
空
口
岸
，
憑
外
貌
把
這
些
國
際
宣
布
為
恐
怖
分
子
的
人
，
辨
認
出
來
？

有
了
容
貌
辨
識
系
統
，
這
項
工
作
就
容
易
得
多
了
。
根
據
政
府
的
消
息
，
香

港
入
境
事
務
處
正
㠥
手
開
發
新
出
入
境
管
制
系
統
，
包
括
面
容
辨
識
技
術

等
，
預
計
在
二
○
一
六
年
啟
用
。
這
樣
一
來
，
旅
客
經
過
香
港
口
岸
，
就
不

必
按
指
紋
，
而
是
被
要
求
除
掉
了
帽
子
、
口
罩
，
排
列
成
單
列
過
境
，
每
個

人
停
留
的
時
間
不
會
多
過
六
秒
鐘
。

電腦辨識面容
范　舉

古今
談

一
名
演
員
朋
友
最
近
到
北
京
表
演
一
個
二

人
獨
幕
劇
。
回
港
後
我
問
她
演
出
成
績
，
她

說
：
﹁
好
得
不
得
了
。
﹂
根
據
她
說
，
本
來

只
有
百
五
人
座
位
的
小
劇
院
不
單
場
場
座
無

虛
席
，
向
隅
的
觀
眾
或
站
㠥
座
位
後
觀
看
，

或
索
性
席
地
而
坐
，
連
穿
㠥
裙
子
的
女
觀
眾
也
顧

不
了
儀
態
盤
膝
坐
㠥
。
雖
然
他
們
以
廣
東
話
演

出
，
北
京
觀
眾
只
能
靠
閱
讀
字
幕
了
解
對
白
，
但

亦
毫
無
困
難
地
完
全
明
白
和
懂
得
欣
賞
此
劇
，
方

言
對
此
劇
產
生
不
了
任
何
障
礙
。

完
場
時
，
他
們
得
到
了
如
雷
的
掌
聲
，
比
他
們

在
香
港
所
得
到
的
更
甚
。
內
地
的
戲
劇
前
輩
、
專

家
、
工
作
者
都
紛
紛
發
表
正
面
的
言
論
，
給
予
此

劇
高
度
的
讚
美
。
其
中
某
劇
院
領
導
更
直
接
指
出

此
劇
正
是
失
傳
已
久
的
史
坦
尼
斯
拉
夫
斯
基
的
演

技
體
系
的
再
現
！

這
是
何
等
足
以
令
任
何
演
員
都
感
到
飄
飄
然
的

讚
美
語
！
內
地
戲
劇
家
給
予
香
港
演
員
如
此
讚
美

正
反
映
㠥
他
們
對
當
地
的
表
演
的
不
滿
、
失
望
和

擔
憂
。
雖
然
我
對
內
地
劇
界
的
發
展
情
況
不
算
有

深
厚
的
認
識
，
但
亦
不
時
聽
到
有
些
劇
團
為
了
吸
引
年
輕
觀

眾
或
增
加
入
座
率
，
都
會
製
作
一
些
捨
本
逐
末
的
演
出
，
例

如
只
注
重
創
新
的
意
念
或
噱
頭
、
古
靈
精
怪
或
故
作
高
深
的

表
演
形
式
、
只
重
即
興
演
出
而
沒
有
基
本
的
劇
本
等
。
這
些

製
作
可
能
偶
然
會
為
觀
眾
帶
來
新
鮮
感
或
為
陳
腔
濫
調
的
演

出
帶
來
衝
擊
，
可
是
，
說
到
底
，
演
員
固
有
的
演
技
和
經
驗

卻
被
輕
視
了
，
史
坦
尼
斯
拉
夫
斯
基
憑
㠥
多
年
演
員
修
為
而

建
成
的
一
套
經
典
演
技
體
系
就
是
這
樣
被
新
一
代
的
演
員
束

之
高
閣
了
。
當
演
員
不
再
學
習
理
論
，
不
再
鍛
煉
技
巧
，
不

再
研
究
表
演
學
問
，
而
只
因
急
於
求
勝
求
破
格
求
突
出
而
耍

出
花
招
，
戲
劇
的
發
展
前
景
自
然
令
行
內
有
心
人
擔
憂
。

北
京
的
戲
劇
家
大
抵
以
為
他
們
視
為
圭
皋
的
那
套
史
坦
尼

演
技
體
系
早
已
在
中
國
劇
界
內
消
失
，
沒
料
到
令
他
們
魂
牽

夢
縈
的
演
技
系
統
竟
然
會
從
來
自
香
港
的
兩
位
演
員
身
上
重

現
，
怎
不
叫
他
們
有
狂
喜
之
感
？
那
份
驚
喜
大
概
跟
驀
地
見

到
以
為
早
已
香
消
玉
殞
的
心
上
人
站
在
眼
前
一
樣
激
動
了

吧
？我

知
道
這
次
的
再
現
並
不
只
是
一
剎
的
感
動
，
而
是
必
會

為
北
京
劇
壇
帶
來
迴
響
，
因
為
香
港
的
演
員
令
他
們
知
道
原

來
經
典
體
系
仍
是
那
麼
閃
閃
生
光
，
那
麼
具
有
力
量
和
那
麼

超
越
時
空
的
。
讓
我
們
拭
目
以
待
內
地
的
戲
劇
返
璞
歸
真
的

一
天
。 再現史坦尼體系

小　蝶

演藝
蝶影

至
今
為
止
，
西
貢
、
八
仙
嶺
及
離
島
大
部
分
地
區
相
對
香
港
其

他
大
部
分
地
區
，
還
是
有
福
氣
的
，
它
們
還
保
持
㠥
本
來
的
山
海

面
貌
。

閣
下
如
果
並
非
土
生
土
長
，
腳
踏
這
方
水
土
長
大
，
對
環
境
惡

變
難
會
感
受
貼
心
切
膚
之
痛
。

面
對
環
境
惡
化
，
曾
經
市
民
不
熱
衷
，
政
府
好
辦
，
根
本
沒
當
善
待
環

境
是
一
回
事
，
小
貓
幾
隻
聲
單
力
薄
，
最
終
轉
而
噤
聲
。

筆
者
騎
單
車
路
線
幾
條
，
較
遠
的
，
隨
青
山
公
路
從
元
朗
至
上
水
，
再

沿
吐
露
港
公
路
至
沙
田
，
沿
青
山
公
路
至
荃
灣
風
景
較
好
，
山
光
水
色
滿

途
。
時
間
倉
促
，
餘
一
個
多
小
時
會
選
擇
從
我
們
村
子
繞
㠥
元
朗
南
沿
踩

至
凹
頭
向
北
至
壆
圍
邊
錦
田
河
，
經
錦
繡
花
園
至
米
埔
自
然
保
護
區
再
折

返
。
這
是
一
段
河
道
與
魚
塘
較
多
路
線
，
風
景
亦
怡
人
，
可
惜
舊
田
荒

廢
，
變
成
貨
櫃
車
車
場
甚
至
有
毒
廢
物
回
收
場
，
也
不
好
意
思
老
批
判
內

地
泥
土
污
染
，
本
港
何
嘗
沒
有
遺
害
土
壤
含
重
金
屬
影
響
居
民
健
康
，
也

傷
害
本
來
好
環
境
的
現
象
！

每
次
單
騎
從
米
埔
回
望
元
朗
，
都
為Y

oho
T
ow
n

及Y
oho

M
idtow

n

既
高
且
寬
的

石
屎
森
林
景
象
震
驚
，
偌
大
元
朗
平
原
天
空
下
，
三
面
環
山
以
中
間Y

oho

最
顯
眼
；

我
開
始
不
再
叫
它Y

oho
T
ow
n

改
名
﹁Y

oho

山
﹂，
真
是
一
座
移
不
動
的
大
山
。

Y
oho

山
東
北
有
小
小
古
村
﹁
楊
屋
村
﹂，
那
是
我
外
公
的
村
子
，
母
親
娘
家
，
除

自
己
老
家
外
最
熟
悉
的
童
年
地
段
。
村
子
雖
小
，
背
後
有
過
去
新
界
最
早
期
的
元
朗

官
立
中
、
小
學
。
面
北
向
青
山
公
路
有
成
立
大
半
世
紀
博
愛
醫
院
，
過
去
安
靜
但
不

荒
蕪
。
村
前
本
來
風
水
魚
塘
，
再
過
去
是
河
涌
並
良
田
片
片
及
寶
安
一
帶
農
畜
貿
易

墟
集
﹁
雞
地
﹂，
即
今
天Y

oho

山
所
在
，
附
近
攸
田
村
，
楊
屋
村
及
十
八
鄉
一
帶
被

輝
映
得
面
無
顏
色
，
窄
小
而
瑟
縮
。

楊
屋
村
前
與
河
涌
改
變
成
渠
之
間
三
數
畝
濕
田
數
十
年
前
種
上
荷
花
，
村
民
取
葉

出
售
作
經
濟
效
益
。

今
天
已
似
無
人
採
摘
，
每
到
初
夏
，
荷
花
自
污
泥
甦
醒
，
先
見
一
枝
枝
葉
苗
，
再

而
大
蓬
大
蓬
荷
葉
。
太
陽
高
掛
月
份
，
荷
花
怒
放
，
艷
紅
，
粉
紅
，
純
白
，
朵
朵
比

湯
碗
還
大
，
單
騎
途
經
聞
荷
花
飄
香
，
總
會
駐
足
進
荷
塘
中
間
享
受
。

比
我
來
得
早
更
多
的
有
心
人
，
以
攝
影
發
燒
友
為
主
，
長
火
短
火
，
太
陽
未
出
時

分
並
露
珠
守
候
荷
花
漸
放
。

那
麼
大
的
香
港
，
過
去
濕
地
處
處
的
元
朗
，
竟
然
餘
下
才
那
麼
幾
畝
荷
花
田
！
我

村
屏
山
，
祠
堂
前
文
物
徑
一
側
本
亦
荷
花
連
綿
田
土
，
盛
夏
荷
放
，
香
飄
揚
溢
是
村

民
最
親
切
的
一
抹
村
居
風
景
。

西
元
二
○
○
○
年
前
幾
年
，
推
土
車
來
了
，
廢
泥
來
了
，
不
消
幾
天
自
此
塵
土
飛

揚
泥
石
停
車
場
。
沒
人
問
過
業
權
人
是
否
一
致
通
過
，
也
沒
有
評
估
對
村
民
衛
生
、

健
康
與
安
全
的
關
注
，
有
關
部
門
卻
一
直
發
予
合
法
牌
照
准
其
經
營
！

每
次
途
經Y

oho

山
下
楊
屋
村
荷
塘
，
不
免
心
驚
膽
跳
，
未
知
何
日
命
運
與
我
們
村

子
相
同
，
變
作
另
一
片
被
污
染
被
破
壞
廢
原
。
香
港
競
爭
力
世
上
排
位
高
，
可
香
港

人
連
一
片
小
小
荷
花
自
然
地
未
能
保
護
下
來
，
真
矛
盾
；
難
道
競
爭
力
不
包
括
民
生

環
境
的
福
祉
？
今
年
荷
花
依
舊
，
可
沒
幾
天
荷
葉
收
縮
焦
黃
，
明
顯
附
近
水
質
已
變

壞
，
只
擔
心
明
年
荷
花
可
會
再
放
？

荷花再見？
鄧達智

此山
中

早晨起床，拽開屋門，一股霧氣迎面襲來。稍
遠處，霧濛濛的，再遠處，便是一片深不可測的
乳白色，周圍的一切都沉浸在茫茫霧色之中。夏
天，是個多霧的季節。沒見到金燦燦的晨曦，腦
子嗡地一聲，由霧想起了蛇年前後那場霾。
霧與霾不同，不存在霧長大了就是霾的說法。

可在我們這兒，我小時候經常遇到的是或濃或淡
的輕飄飄的霧，而在年初的城鎮裡，時常遇到的
卻是橙黃色的深沉的霾。隨㠥時光的推移和年齡
的增長，「霧」似乎就長成了「霾」。
農曆蛇年臨近，霧霾像要湊熱鬧，不請自來。

電視上關於霧霾的系列報道，和賴㠥不走的霧霾
一樣，愈來愈多，愈來愈密集，多得直迷眼。
霧霾似霧卻不是霧，它是霧和霾的混合物。連

續很多天見不到陽光，霧霾像一條不斷收緊的布
袋，把視野遮堵在幾米幾十米之內，隔斷了和遠
方的聯繫，使我們一整天都生活在朦朧中，黯淡
難耐。
視野被壓迫，情緒被壓抑，心情被憋屈。走在

讓霧霾填塞的路上，鼻子裡嗅㠥微微嗆人的焦糊
味，好像還帶有一絲硫磺的氣息。除了這些，鼻
腔裡還有一點點被燒灼的感覺。這些不舒服，其
實都是PM2.5惹的禍。
PM2.5是指直徑等於或小於2.5微米的顆粒。這

些顆粒分佈於空氣中，密度達到一定程度時就形
成了霾。霾和霧不同，按說只有在污染嚴重的地

方才容易出現，在我們這個小城鎮出現的機會不
會很多，但它卻來了。而霾或霧霾一旦出現，除
個別型號的醫用口罩外，市場上售賣的一般口罩
幾乎起不到防護作用。
被霧霾籠罩的那幾天，大家的心情一直連陰

㠥。小時候我經常喜遇濃霧，在霧氣中沐浴既濕
潤、涼爽又好玩。選個方向隨便跑出十幾幾十
米，不需要任何掩體就可以和夥伴們捉迷藏。那
種隨風流動的霧氣白茫茫的，沒有任何異味，頂
多大半天就消散殆盡。如果霧氣來時恰好在山頂
上，那種美麗的恐慌，分外難忘。
十幾年前，我們這兒家家養羊。不上學時我們

就幾家一起，攆㠥羊群上山放養。我家北面是一
條拔地而起東西走向的山巒。山巒之上還有幾個
高高聳立但彼此相連的山峰。這樣的山上沒有真
正意義上的路，只有一條人和羊群共用的小道。
小道緊貼㠥峭壁傾斜而上，狹窄溜滑。有的路段
就像鋪上了冰，走上去得格外小心。
夏季多雨。一個周末的下午，我們剛把羊群趕

到山頂最西面的山峰上，濛濛細雨就又一次飄落
下來。峰頂處有一個三間屋大的巨大岩石。岩石底
下，因長年風吹雨打形成了一個能容納十多人圍坐
的石棚。我和三叔坐到棚下，等待雨停。羊群在這
個柱形山峰邊上，淋㠥細雨，慢慢啃食青草。
雨快停時，山溝裡突然朦朧起來，霧氣沿㠥山

谷從山下圍湧上來。那些淡白色的霧氣就像一團

因沸騰而溢出天池的白雲，卻又沒有藍天上那些
白雲的潔白和卷舒，就像誰從仙境裡撕下的一大
堆霧帳一樣，急速裹圍上山來。從看到山下那片
霧氣開始，到它一呼啦鎖住整個山頭，一共不足
十分鐘。直到濃霧漫到峰下，遠處的山巒還是清
晰的。放眼從濃霧頭頂上遠望，行雲流水就在眼
前，宛如置身雲霧縹緲的仙境。
當濕乎乎的霧氣鎖住整個山頭後，山峰的崖壁

和之外的空氣都一團白茫，已經找不到界限。羊
群散佈在山峰邊，草皮被霧氣擁抱後非常濕滑，
萬一踩不穩就會墜落山崖。霧最濃時，我跟三叔
緊挨坐㠥卻看不到他的臉，連伸出的手指都看不
清。如果不是三叔在，第一次遇到這種情況的
我，肯定會害怕。
大霧持續了不到半個小時就開始消散。該吃晚

飯時，羊兒們吃飽了，我們準備趕㠥羊群下山。
這時，我們已經能看到二三十米遠了。到山腳下
時，霧就更淡了。到村莊時，霧基本上已經退
淨！但抬頭回望，越高處越模糊，山峰上依然籠
罩㠥一層薄霧！
也許是看神話片看多了。從那次之後，再遇到

濃霧時，就感覺碰上了仙境。無論多大多濃的霧
氣，即便伸手不見五指時，我都沒有絲毫怯意。
平時天氣晴朗，藍天白雲，一望無際。遇一次天
地蒼茫、濃霧瀰漫的景象不容易，正是享受朦朧
的好機會！
到省城讀書後，整天在忙。即使抬一抬頭，看

到的要麼是擁擠的高樓大廈，要麼就是晴朗天裡
似藍非藍的灰蒙。藍天白雲、青山綠水和鳥語花
香，彷彿早已經遠離了我們！那些去過的城市，
無論多大都一樣擁擠。在那些或大或小的城市

裡，陽光可以是熾熱燥熱的，可以是溫煦溫暖
的，但卻不是明媚燦爛的！
就算沒有霧霾遮天蔽日，城市裡的天空也很難

見到白雲千載空悠悠的乾淨模樣。每當我不經意
間從樓群的縫隙抬頭仰望時，那望不到盡頭的高
處，總是灰濛濛的，猶如蓋了幾層薄玻璃，藍時
不夠清澈，橙時又略顯混濁。
在農村老家，無論過去還是現在，天空中一年

四季都澄澈透亮。晴朗時艷陽高照，陽光明媚。
雨雪後仰望蒼穹，碧空如洗，天幕湛藍、深邃。
或白雲朵朵，裊裊炊煙；或銀裝素裹，潔淨曠
遠。
尾隨城鎮化建設的腳步，大城市越來越大，新

城鎮不斷崛起。樓在長、人在聚、車在增的同
時，造成PM2.5數值不斷升高的微塵，也在迅速蔓
延。堵在路上禁車不可能，逢年過節禁止燃放鞭
炮行不通，戴一般的口罩又無效，那想法調控總
可以吧？
水可以結成冰，冰也可以化成水；霧可以長成

霾，霾自然也可以再退成霧。只要條件允許、調
控得當，減弱、降低、消滅霾或霧霾，完全可以
實現。
懷念小的時候，依戀農村老家，那裡偶爾也有

朦朧和白茫，但那裡沒有霾和霧霾，那裡僅有
霧！
去年底和蛇年初，我國的大部分地區，都經歷

了長時間的霧霾天氣。那時候，霧似乎長成了
霾。現如今，小鎮上的那些房舍和樹木，約好了
一般，又一起藏進了濕漉漉的茫茫霧色裡，一身
水汽，若隱若現，神秘而綿長⋯⋯霾，似乎又變
成了霧。

霧與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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